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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的源流辨析
*

李东琪**

内容提要 全球南方是指经历非殖民化、冷战和冷战后全球化,

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赢得独立自主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并在百年变局

中浮现出来的全球性新兴经济与政治力量。全球南方的“浮现”不仅

在整体上表现为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战略自主性的增强和南南合

作的深化,而且在局部上体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全球谈判中的

议价能力和多中心力量的出现。事实上,全球南方有其自身的渊源

与流变,经历着身份之变、范围和构成之变、内外互动之变。在国际

秩序变化和全球南方内部结构的相互关系之中,全球南方的浮现呈

现出动态性、持续性和多元性的态势。全球南方改变着大国兴衰的

历史逻辑,其国家成长超越欧洲经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准备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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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百年变局的持续展开,全球南方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能见度越来

越高。一些全球南方国家还成为西方国家竞相拉拢的对象,甚至变为大国政

治博弈的“主阵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学界掀起了一股对全球南方的研究

热潮。① 尽管近年来全球南方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但它并非是一个新概念,而

是有着独特的历史渊源,只是百年变局为其赋予了新的内涵。唯有明晰全球南

方的“中西之辨”和“古今之辨”,才能充分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为认识百年

变局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深刻理解其所具有的潜在的巨大学术与战略价值。

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热点话题,国内外学界对全球南方研究的成果涌现,

相关研究可归为五类。一是对全球南方概念的关注。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定义论

争,以及“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中间地带”等概念之间的比较。②

二是对全球南方国家崛起现象的观察。相关研究主要从世界秩序变革的角度对

全球南方国家崛起的现象进行描述,强调全球南方是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推动

力量。③ 三是对全球治理中全球南方角色的研究。相关成果主要围绕全球南

方在全球治理某个或某些议题中发挥的作用和面对的机遇挑战而展开。④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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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或地区层面的全球南方外交政策分析。① 五是将全球南方视角引入所

在学科的尝试。在国际关系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文学和传播学等学科

中,这一视角带来了新的知识增长点。②

上述研究无疑为认识和理解全球南方提供了重要参考,但也存在着解释

力不足的问题。一方面,大部分学者在未对全球南方进行界定的情况下便开

始了相应的研究,还有学者将全球南方简单地等同于“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

界”。即便是专门的概念研究,学界对全球南方的定义也各有侧重,尚未形成

普遍共识;另一方面,既有研究通常把全球南方视为一个静态的和整体团结的

对象,因而对全球南方的动态性,对全球南方内部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分歧关

注不足。对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作用的探究,主要从南北关系的角度考量;

一些研究即便关注到全球南方内部,也往往从南南合作的角度进行论述,导致

对全球南方国家角色的认知不够全面。对某国或某地区的全球南方外交分

析,往往囿于当下的政策,历史追踪不足,从而易于陷入短视和一般性政策描

述。因此,有必要在长时段视野下思考全球南方在新时代的定义,对全球南方

的历史渊源和流变进行深入探究与辨析。

事实上,无论是“欧洲中心主义”语境长期影响下的“西方—非西方”划分,

还是冷战思维延续下的东西方阵营和“三个世界”叙事,恐怕都难以描述当今

全球南方何以成为一股难以忽视的力量,以及全球南方内部的差异性与其背

后的复杂性。在长时段的视角下,本文将全球南方定义为经历非殖民化、冷战

和冷战后全球化,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赢得独立自主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并在百

年变局中浮现出来的全球性新兴经济与政治力量。全文以当今全球南方的

“浮现”这一国际关系新现象为切入点,利用历史分析和过程追踪方法,动态地

对全球南方进行考察。具体而言,聚焦全球南方的“变动性”(dynamics),从

411

《国际政治研究》
 

2023年
 

第6期

①

②

Shantanue
 

Chakrabarti,
 

“Global
 

South
 

Rhetoric
 

in
 

Indias
 

Policy
 

Projection,”
 

Third
 

World
 

Quar-
terly,

  

Vol.38,
 

No.8,
 

2017,
 

pp.1909-1920;
 

马汉智:《全球南方视域下的日本对非洲政策》,《国际问题研究》
2023年第3期,第117—137页;吴琳:《大国身份叙事重塑与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太平洋学报》2023年

第11期,第1—15页。
Samir

 

Amin,
 

Global
 

History:
 

A
 

View
 

from
 

the
 

South,
 

Cape
 

Town,
 

Dakar,
 

Nairobi
 

and
 

Oxford:
 

Pambazuka
 

Press,
 

2010;
 

Arlene
 

B.
 

Tickner
 

and
 

Karen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Global
 

South:
 

Worlds
 

of
 

Differ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Anne
 

Orford,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张倍瑜:《“全球南方”视角下的

东南亚知识生产:以新加坡史为重点》,《南洋问题研究》2022年第4期,第93—104页。



“身份之变”“范围和构成之变”与“内外互动之变”的维度,探究全球南方浮现

的表现、背景与态势,揭示全球南方的性质、构成、地位和趋势。在对全球南方

进行源流辨析的过程中,加深对全球南方浮现和百年变局的理解。

一、
 

全球南方的浮现

全球南方的浮现是当今一个令人瞩目的国际关系现象,相关观察者、记录

者和分析者可谓多矣。虽然全球南方是否为一个元类别(meta
 

catagory)仍存

在争议,但全球南方术语在国际文件、官方发言和媒体报道中通常作为一个集

群来被看待。换句话说,全球南方浮现的表现可以并且主要是从整体上进行

观察的,这也正是当前相关研究的“主流”。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并非铁板一

块,这就意味着对全球南方浮现的考量绝不能止步于整体的国内生产总值数

据、联合国投票情况与南南合作议程的表象。事实上,全球南方浮现的一个重

要方面还在于,不同的全球南方国家因其所具有的独特个性而获得比较优势,

这些比较优势所带来的不可替代性,使得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事务中手

握重要砝码,从而在某些领域成为影响国际事务走向的关键角色,有时其重要

性甚至超过超级大国。由这些“个性”和差异所推动与展现的全球南方浮现却

鲜少得到学者关注,相关分析也是浅尝辄止。但从这个角度观察到的“浮现”

或许更能解释西方大国近年来缘何纷纷将战略要点转向全球南方并出台相关

战略,并可为预见当前国际秩序的调整及未来走向埋下伏笔。

如果从全球南方国家组群的角度看,全球南方的浮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第一,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实力提升,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从西向东转移。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全球南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中占比已从

1980年的33%上升到2010年的45%,预计到2060年,全球南方的国内生产

总值在全球中的占比将达57%;从1990年到2010年,全球南方国家中产阶级

人口占全球中产阶级人口的比例从26%扩大到58%,预计到2030年,全球

80%以上的中产阶级都将来自全球南方国家;而且一个全球南方国家通常是

其他南方国家的主要贸易、投资和发展合作伙伴,“南方需要北方,但北方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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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需要南方”。① 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腾飞,也带来了“全球经济重心”的地理

空间移动。1980年,全球经济的重心在大西洋中部;到2008年,该重心已转移

到赫尔辛基和布加勒斯特以东的地点。预测到2050年,世界经济重心的定位

将移至印度和中国之间。②
 

第二,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上追求战略自主,其立场不受意识形态所

左右。俄乌冲突从这一角度为人们提供了观察全球南方浮现的透镜。2022年

2月,俄乌冲突发生后,美国乘机整合起西方盟友,并在全球竭力扩大反俄“统

一战线”。俄罗斯自信地预估自己能够获得多国支持,形成一个“东方国家阵

营”。然而,它们预想中的全球南方国家潜在“伙伴”并没有盲目选边站,而是

出人意料地表现出相对独立的立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维护《联合国宪章》宗

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在国际秩序中的核心作用,拒绝参与西方大国主导的对

俄制裁与孤立,这些代表全球一半人口以上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土耳其、巴

西、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越南、哈萨克斯坦和南非等等。③ 持中立态

度、“置身事外”的全球南方国家还谋求成为缓解甚至调停俄乌冲突的关键角

色,如土耳其参与斡旋促成允许乌克兰谷物通过黑海航线出口的《黑海谷物倡

议》,缓解了世界多地的食品价格通胀危机。

第三,全球南方国家通过政府间组织和相关机制抱团取暖,以扩大全球南

方的声音和实现自身利益。诞生于“万隆时代”的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

团”等组织仍然存续,一些新的磋商机制也在不断产生与拓展。“二十国集团”

(G20)领导人峰会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应运而生,近年来轮值主席国接连由全球

南方国家担任,它们纷纷把全球南方的发展作为峰会的核心议题。2023年9
月,非洲联盟被接纳为“二十国集团”的正式成员。除“二十国集团”外,金砖国

家机制也是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平台。2009年,中国、印度、俄

罗斯、巴西等“金砖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开启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2011年,

南非加入,“金砖四国”由此扩展为“金砖五国”(BRICS)。“金砖国家”峰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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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五个国家政治磋商的平台,终结了它们被“八国集团”有选择地邀请参与

峰会的做法。2023年,“金砖国家”实现“扩容”,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

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获邀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此外,2009年,新加坡

还成立并领导了中小 型 国 家 的 组 织“全 球 治 理 小 组”(Global
 

Governance
 

Group),试图充当“二十国集团”与联合国广大成员之间的桥梁。上述政府间

国际组织在放大全球南方声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进一步探究全球南方

在各类全球性问题凸显和全球治理赤字扩大背景下所能发挥的作用与贡献。

有学者把南南合作的发展与冷战时期的“第三世界”团结相联系,认为这

是“不结盟运动”的再现与全球南方的回归(the
 

return
 

of
 

Global
 

South)。① 但

这种类比并不恰当,特别是当今全球南方的实力已与冷战时期“第三世界”的

情况不可同日而语。“第三世界”团结的理想曾经受制于新独立国家实力的羸

弱,而当今南南合作的实践使得来自“全球北方”的研究者都不得不承认,“南

南轴心的建构着实成为国际关系演变进程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最近十

至十五年,南南共谋的趋势或许没有万隆会议或三大洲会议时代那样热情高

涨,但无疑变得更持久,更现实,具有更重要的中长期政治经济影响”。②

除了对作为整体身份的全球南方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浮现”的表现进行观

察与分析之外,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全球南方内部存在诸多差异,对全球南方

浮现的表现自然也离不开对这些特性的关注与考察。首先,在全球产业链重

塑和价值链变动中,一批全球南方国家抓住机遇并脱颖而出。从贸易的视角

出发,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可用间接贸易在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来衡量。21世

纪头十年,排名前五的全球价值链出口国(德国、美国、中国、荷兰和法国)的间

接贸易增长率分别为9.8%、5.2%、20%、11.1%和4.2%;然而在该世纪第二

个十年,它们的间接出口增长率出现明显下降(分别为4.5%、5.9%、4.6%、

5.7%和4.0%)。与之对照的是,由于全球产业链的布局变化,一批经济体量

较小的全球南方国家由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在第五轮制造业转移中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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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发展机遇。2010—2019年的五大全球价值链出口国为柬埔寨、老挝、越南、

尼泊尔和蒙古国,其间接贸易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7.1%、16.5%、14.3%、

13.1%和10.7%。① 除了传统制造流程之外,还应注意到近年来服务业驱动的

全球产业链,后者在全球产业链重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伴随着跨国公司将

其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离岸的趋势,全球价值链为服务业的出口提供了一个类

似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新模式,而传统的贸易统计目前还未将全球价值链

实现的无形资产服务的出口纳入其中。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崛起之际,一些

全球南方国家,典型的例子如印度和菲律宾,通过在出口加工区和IT园区进

行大量相关投资推动服务业价值链的形成。

其次,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由于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态势,在全球性问题

上愈发具有不可替代性。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欧美国家发现它们并非在每个

领域都有绝对的影响力,在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方面反而被一

部分全球南方国家所牵制。例如,在全球气候问题上,境内分布被称为“地球

之肺”的亚马孙雨林的巴西扮演杠杆角色。巴西将全球关心的气候问题中自

身的优势和劣势,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进行打包“贩卖”给大国。② 在全球能源

问题方面,美国等国家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以及俄乌冲突导致石油价格上涨,

增加了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的影响力。此外,沙特阿拉伯继参与调解乌克

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囚犯交换后,又在2023年8月召开的“吉达峰会”上发挥主

场外交优势,积极推动俄乌冲突的和平解决。近年来“全球治理新疆域”的涌

现,也给在一些领域具备“相对优势”的全球南方国家参与新规则制定带来

机遇。

最后,全球南方的浮现还体现在,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将“强国梦”的实现与

“全球南方领导者”的追求相结合。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区域性大国跃跃欲试,

一方面,这些国家试图充当整合南北政策的桥梁角色,越来越强调自己的文明

国家身份;另一方面,在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交往中强调其全球南方特质,

不仅希望自身成为所在地区而且成为整个全球南方群体的代表,按照自身的

方式引领并塑造全球南方的未来发展。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国家如巴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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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① 以印度为例,近年来,印度正谋

求成为全球南方的领袖和主导力量。2023年1月,莫迪政府举办“全球南方国

家之声”线上峰会(Voice
 

of
 

Global
 

South
 

Summit),共有125个国家的参会者

讨论全球南方的共同议程和优先事项。同年9月,印度又在其主持的“二十国

集团”峰会上施展影响力,大有以全球南方代言人自居的态势。然而,现实情

况是即便在这些国家所在的地区范围内,域内的中小国家并不认为它们代表

本地区整体利益,遑论接受其成为全球南方的代表。

由此可见,全球南方的浮现本身就是复杂多变的,处于不断演进之中。若

要全面地观测全球南方的浮现,需要采用动态视角,需要兼顾全球南方的整体

与局部、共性与个性,从而全方位认识这一“浮现”的表与里。可以说,全球南

方的浮现,既体现了全球南方整体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与话语权提升,也表

明在当前大国政治回归、大国博弈日益加剧情况下,全球南方国家自身的资源

禀赋和发展态势等愈加重要。对这一呈现出“变动性”的国际关系新现实的持

续考察,自然离不开对全球南方的辨析,离不开对其“身份之变”“范围与构成

之变”和“内外互动之变”的探究。

二、
 

全球南方的演化与流变

在全球南方浮现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开始争相按照自身的利益,

对全球南方进行重新塑造。印度开始以“全球南方领袖”“全球南方代言人”的

姿态自居,寻求以本国意志统筹全球南方及其发展方向。与此同时,西方国家

加紧对全球南方进行分化,提出一系列以价值观为导向的战略,争取和拉拢部

分全球南方国家,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以使世界再度阵营化、集团

化。② 然而,中国显然是全球南方的一员,“独立自主是‘全球南方’的政治底

色,发展振兴是‘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公道正义是‘全球南方’的共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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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①这并不会因西方推行的价值观外交而发生改变。为避免坠入意识形态

迷雾和地缘政治陷阱,对全球南方进行正本清源是十分必要的,即在身份(集

体认同塑造)、范围(外部界线变化)和构成(内部结构变化)方面相对长时段地

探寻全球南方自身的演化与流变。

全球南方国家共有殖民化与非殖民化时代的历史记忆,数百年的历史进

程与身份塑造相互激荡。它们“遭遇”过西方现代性的冲击,曾沦为殖民地或

半殖民地,又在非殖民化进程中持续“觉醒”。在漫长的殖民化过程中,西方世

界通过贸易、战争和探险等活动在全球建立殖民地,通过残酷的殖民掠夺、瓜

分世界进程中的大国博弈、资本主义全球分工体系的构建,使殖民地和半殖民

世界成为世界的“边缘”。除此之外,西方国家还通过强调“文明标准”塑造殖

民扩张的“合法性”,建立起对世界的规制。② 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被纳入到欧

洲殖民体系之中,而殖民进程又给非西方世界带来发展路径上多个维度的“现

代性”,进而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双向互动中不断构建出

复杂的现代性叙事。在非殖民化进程中,持续“觉醒”的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追求国家独立、道路自决、身份自觉、发展自主和文化自尊。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以联合国为基石的战后国际秩序彻底否定了殖民扩张的合法性,美国

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愿景,欧洲殖民帝国逐渐放弃最后的帝国努力,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帝运动等等,成为推动这些国家与地区摆

脱被殖民命运的共同因素。

全球南方的前身“第三世界”在冷战中形成,在意识形态对峙与非殖民化

进程叠加中,共同的历史目标与身份变迁相互交叠。在非殖民化进程中,广大

殖民地半殖民地掀起了空前的自决与独立浪潮,追求独立并按照现代民族国

家的方式组织起来。与此同时,美苏提供了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样板,将其他国

家特别是刚摆脱被殖民或半殖民命运的国家当作实验室。在美苏“文明标准”

之争中,这些国家几乎都面临着自身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其中,一些新独

立国家的领导人不甘于沦为美苏的棋子,以“第三世界”之名建立国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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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亚非会议的召开试图为与会国定义一个不隶属于美苏任何一

个阵营的外交空间。1961年发起的“不结盟运动”强调“第三世界”的国家主

权、不干涉、和平共处和多边主义,成为这些国家共同命运意识自觉的突出表

现。随着新独立国家国内发展要求的出现,经济议程代替政治议程成为更加

优先的事项,“七十七国集团”致力于推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建立国际经

济新秩序,并促使后者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过《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

言》和《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然而,冷战期间,“第三世

界”一开始就由一系列不同的国家组成,“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团结也潜藏着

不稳定的因素:它们的进口大部分来自工业化国家而非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几乎所有的重要国际银行都以北半球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为业务中心,这使

得“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开展贸易所能获得的信贷极少,加上它们大多坚持易

货协议,“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贸易受到阻碍。①

随后,由于国际环境变动和国家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第三世界”国家

出现明显分化,当今所指的全球南方国家在范围与构成的急剧变动中逐渐浮

现。在亚洲“四小龙”崭露头角之时,拉丁美洲却经历“失去的十年”。冷战结

束后,原来的“第三世界”国家更是走上了相异的发展道路。如果从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角度看,新自由主义所预见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并非

事实,原“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程度实则呈现出锯齿状。② 其中,那些脱颖而

出的新兴经济体如巴西、印度、中国、南非、土耳其、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

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和新加坡等国,改变着世界政治与经济力量

的对比,组成了浮现中的全球南方。换句话说,“非西方的崛起”或者“他者的

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描述的并非是全部发展中国家,而主要是这些新兴

经济体的情况。这些国家的发展受益于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并致

力于构建产业链竞争新优势。③ 最早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全球南方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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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①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沉寂之后,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只不过,最初与地

理位置和发展程度直接相关的全球南方一词,此时已不再是主要位于南半球

落后地区的含义,而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② 而无论是“第三世界”的概念

还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二元划分,都无法准确标识这个独特的集群,

更无法用来描述冷战后国家分化的现象。

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而崛起后,一些全球南方

国家也开始在文化上反思“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和“我到哪里去”的问题。这

些深入反思自身历史文化的全球南方国家,可以说既古老又年轻。它们通常

有着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的曾长期作为地区秩序的中心存在,如处在东亚

朝贡体系、儒家文化圈的核心中国,南亚曼陀罗体系中的印度;有的曾是传统

古典帝国的核心,如伊朗之于波斯帝国,土耳其之于奥斯曼帝国,等等。但从

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看,这些国家又是相对年轻的,它们尝试了多种发展

模式,不想“复制”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的老路。换句话说,虽然全球南方的身

份之变、范围与构成之变,始终受到南北方之间“遭遇”的影响,但在经历社会

整合与文化反思的过程中,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不再是全球南方的灯塔。

全球南方国家希望走出一条将自身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

道路。近年来,西方国家倡导的价值观外交,实际上是所谓“文明标准”的一种

延续。然而,不同于殖民化和非殖民化时代,如今全球南方国家不再是西方眼

中单向服从西方“文明标准”和“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天然候选人。全球南

方国家正在总结自身的历史文化经验,寻求在全球化、现代化与本土化之间建

立起有机联系,致力于重思身份定位,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实现

国家复兴的历史使命。例如,中国主张“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推进和拓展“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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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 曾在冷战两极对

峙格局中主张“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口号的伊朗,如今力图在本

国政治传统与宗教传统结合中走出一条反映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近年

来,印度提倡印度教传统与现代化发展的有机结合。当今主持印度联邦政府

的印度人民党(BJP),即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2023年,在“二十国集团”新

德里峰会期间,印度还使用了印度教色彩浓厚的梵语国名“巴拉特”(Bharat),

近期该国通过修宪将国名改为“巴拉特”的呼声高涨。②
 

可以说,百年变局中全球南方带来的结构性变化,既是冷战后世界秩序变

化的结果,也与世界秩序的变化共享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冷战后全球

化带来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对世界体系“中心—边缘”结构的冲击,移民、贫

困、环境和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议题重要性的提升,混杂着全球政治觉醒与

“历史终结”下新文明标准扩张的“民主浪潮”加剧地缘政治的动荡,科技进步

尤其是数字与互联网时代出现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生态的革命性变化,等等。

总体而言,全球经济版图的变革、全球政治觉醒及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这三大方

面,构成当今全球南方浮现的全球化背景,而反过来,全球南方的浮现也对这

些方面产生愈加重要的影响。

从历史的梳理中,可以窥见全球南方的“身份之变”与“范围和构成之变”

的轨迹。从单向“依附”西方大国到深度参与全球相互“依存”的转变中,全球

南方国家不再是西方凝视下的客体,而是发挥能动性的主体。对全球南方国

家来说,它们几乎都有被欧美国家殖民或半殖民的历史遭遇,在冷战大国博弈

与非殖民化进程叠加中以“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的历史记忆,以威斯特伐利亚

模式构建国家和重塑共同体的历史经历,冷战后积极拥抱全球化并在全球化

过程中崛起的历史经验。全球南方国家在当今的浮现,既是它们曾在冷战对

峙中形成自我意识、追求独立自主与解放事业、提升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等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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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

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25日,http://www.news.cn/politics/cpc20/2022-10/
25/c_1129079429.htm,

 

2022-10-25。
Savita

 

Jha,
 

“In
 

Defence
 

of
 

‘Bharat’:
 

Its
 

Not
 

Just
 

Semantics,”
 

The
 

Indian
 

Express,
 

September
 

14,
 

2023.



动性的继承与延续;①也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反映,以及在地缘

政治加剧时代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新篇。全球南方的自信显著增强,当今没有

哪个全球南方国家愿意成为其他国家的后院。源自深受殖民压迫和冷战对抗

威胁的历史记忆,冷战后深度融入全球化过程中国家实力提升的底气,以及领

导层的政治素养与技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政治的纵横捭阖与南南合

作的不断深化中,以自身的国家利益为上而非困于西方国家的“规制”,反对西

方大国炮制的“新冷战”论调,越来越呈现出战略自主的姿态。
 

三、
 

全球南方浮现的态势与前景

殖民与非殖民化时代的共同历史记忆、国家发展现状与现代化道路的差

异、百年变局的持续展开及未来的诸多不确定性等内外因素,都在共同影响着

全球南方国家作为“浮现”中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心态与选择。无论如何,浮

现中的全球南方的一系列实践,正在深刻改变着其本身的命运。作为大变局

的突出现象,全球南方实力提升和依附性下降已成为国际关系潜在变革之一,

它将可能会改变1500年殖民化开始以来西方长期主导全球地缘政治的时代,

给国际政治带来历史性、战略性的结构性变化和影响。因此,有必要从国际秩

序变化和全球南方内部结构的相互关系出发,探索全球南方的“内外互动

之变”。

全球南方的“内外互动之变”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内部差异与

全球南方浮现的动态性。正如其前身“第三世界”一样,全球南方也并非铁板

一块,事实上,它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全球南方空间的内部差异关乎其浮现

的动态性。一方面,全球南方各国具有相当不同的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

会环境,国内环境的变动对其对外政策的韧性自然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另一方

面,全球南方国家对其自身以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定位差异,预示着全球南

方浮现并非变动不居,后者事实上包含了前文所分析的“全球南方领袖国家”

角色竞逐的事实,同样可能对全球南方浮现的未来动态产生影响。这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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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将反作用于全球南方的“身份之变”和“范围与构成之变”。

从全球南方国家本身来看,其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历史文

化传统差异极大。据统计,全球南方中的“T25”国家,占世界人口45%和全球

国内生产总值18%,其各自的政治模式、经济体量、贫富差距、宗教信仰和人口

规模存在显著差异。① 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都处于现代化转型

的过程之中,还有不少国家政权更迭频繁,甚至存在内战和政变的风险,而一

国内政的稳定与否是影响该国优势地位的维持不可忽视的方面。当全球南方

国家出现国家破产、政变甚至战乱的情况,从全球南方类别中脱离,将会对全

球南方浮现的整体动态产生一定影响。

如果观察全球南方国家对自身与其他国家身份的认知及标签化,会发现

一国的角色定位与体系内其他国家对它的认知并不尽一致。事实上,全球南

方空间内部的身份定位也是动态的。“新兴国家是小国中的大国”这一观点是

当代国际关系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假设,巴西、印度、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

等国都被域内国家视为“大国”。一些国家继续以全球南方的身份自居,但是

其他国家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就以《巴西和中

国:南南合作还是南北竞争?》作为其标题展开分析。② 还有一些国家被视为全

球南方的成员,但其自身却在撕开这个标签。例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庆祝

该国建国金禧年贺词中称新加坡已跻身“第一世界”。③

二是外部环境与全球南方浮现的持续性。除全球南方空间内的差异,外

部环境变化也是影响全球南方浮现可持续性的重要变量。在经济方面,全球

南方国家经济持续崛起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加。从过去几十年看,大

部分全球南方中的新兴经济体能够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冷战后

有利的全球化经济环境,这些经济体较为依赖外资或大宗商品出口。彼时的

整体经济环境和宏观有利条件现今难以复制,潜在的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失

去低调发展的战略环境与机遇。据统计,从2022年持续至今的俄乌冲突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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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乌冲突中持中立立场和在中美竞争中保持不结盟的25个最主要的全球南方经济体,被称为

“T25国家”(the
 

transactional
 

25)。参见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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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per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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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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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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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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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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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okings
 

Institution,
 

Apri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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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Hsien
 

Loong,
 

“P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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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Hsien
 

Loo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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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Singapore,
 

August
 

8,
 

2015.
 



球供应所造成的破坏,给全球南方国家带来的影响更为严重。① 当前,全球贸

易摩擦持续冲击并带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急剧变化,一些全球南方国家

获得经济发展机遇。然而,从长远来看,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变迁无疑将最终回

归于全球产业成本分工的市场规律。因此,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能否实现更

大的自主权和快速而稳定的增长,除了取决于它们是否可以保持在产业链中

的既有优势,更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在前

所未有的激烈竞争环境中,通过创新和数字转型成功地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化

和在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提升。

在政治方面,全球南方浮现的重要表现是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在大国博弈

中左右逢源和多方下注。然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全球南方国家都

面临选边站的压力,在各方游走和坐收渔利的回旋空间可能会逐渐缩小。

2023年9月,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中亚五国+德国”峰会上,就宣布该

国将遵守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规定。② 近年来,在美国“印太”战略的影响下,一

些全球南方国家出现向其靠近的趋势,不断加强对美关系。③ 然而,它们遏制

中国愈积极,就愈将丧失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影响力。对这些国家而言,其

与西方准结盟的政策是一把双刃剑。

毫无疑问,全球南方国家将继续为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架构贡献自己的

声音。当今全球南方的问题不再是克服殖民主义或寻找第三种发展方式,而

是将以往被殖民和边缘化的声音融入到一个已经被殖民现代性所塑造的世

界。④ 目前及在可预见的未来,其路径依赖仍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西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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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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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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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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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哈萨克国际通讯社:《哈萨克斯坦和德国领导人答媒体代表问》,2023年9月28日

Казинформ,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Германии
 

Ответили
 

на
 

Вопросы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СМИ,”
 

Сентябрь
 

28,
 

2023)。
The

 

White
 

House,
 

“Joint
 

Statem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June
 

22,
 

2023,
 

https://
www. whitehouse. 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6/22/joint-statement-from-the-united-
states-and-india/,

 

2023-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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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Elevating
 

United
 

States-Viet-
nam

 

Relations
 

t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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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Partnership,”
 

September
 

11,
 

2023,
 

https://www.whitehouse.
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9/11/joint-leaders-statement-elevating-united-states-vietnam-
relations-to-a-comprehensive-strategic-partnership/,

 

2023-09-12.
阿里夫·德里克将之称为“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y)的世界,参见 Arif
 

Dirlik,
 

“Global
 

South:
 

Predicament
 

and
 

Promise,”
 

The
 

Global
 

South,
 

Vol.1,
 

No.1,
 

2007,
 

pp.12-23;也有学者更强调“多重

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概念,认为“全球现代性”的说法存在问题,参见S.
 

N.
 

Eisenstadt,
 

“Multi-
ple

 

Modernities,”
 

Dœdalus,
 

Vol.129,
 

No.1,
 

2000,
 

pp.1-29。



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希望在重要的发展指标上都超过北方的大国,但事实是,

这些指标仍然是来自后者书写的“规则手册”。① 换句话说,全球南方浮现状态

的可持续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南方国家在体系范围内如何实现真

正的自主发展,能否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发展方式和现代化道路,能在多大程度

上书写适应百年变局时代的“规则手册”。

三是国际秩序多极化与全球南方的多元性。爱德华·卡尔在《二十年危

机》一书中曾指出,凡尔赛体系的失败是因为它所代表的秩序与欧洲大陆实际

权力分配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② 匹配失当的一个结果是既有制度机构不得

不越来越多地与崛起国家领导的类似制度竞争。正如2023年《慕尼黑安全报

告》所言,长期以来,西方国家“高估了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吸

引力”。③ 全球经济结构的变革很大程度上源于全球南方国家在自由贸易环境

中取得的重大发展成果,由此带来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使全球南方处于前所

未有的地位,也更有能力和意愿塑造全球秩序。而当今秩序的流动性有限,无

法充分整合正在崛起的全球南方大国;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很可能打破系统性

竞争者之间的平衡,从而塑造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命运。

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在原“全球北方”国家看来意味着自身“权力

的虚弱”。对后者来说,原来的“南方问题”已经发生本质性变化,曾经的“落后

国家”已从非殖民化进程中独立出来的“同情对象”一跃成为强劲的“竞争对

手”,这些大国作为“规训者”的救世主心态也随之改变。④ 一个颇具代表性的

观点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他提出“民主政体的世界现

在不再是英美式的,也不再是西方式的。它包括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北方和南方、殖民地和后殖民地、亚洲和欧洲……现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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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p.xxvi.
〔英〕爱德华·卡尔:《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2005年版,第210—213页。
To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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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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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Report
 

2023:
 

Re:
 

vision,
 

p.35.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理查德·N.哈斯认为,冷战后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失规制”(deregulation)

世界,作为这个世界“不情愿的治安官”(reluctant
 

sheriff),美国追求的应该是基于规则理念基础之上的外交

政策。参见〔美〕理查德·N.
 

哈斯:《规制主义: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新战略》,陈遥遥、荣凌译,北京:新华出版

社1999年版,第20—27页。



由世界秩序不再像一个对其过去和未来有着共同叙述的共同体”。① 然而,西

方国家一时并不会偏离推行所谓“文明标准”的轨道,它们仍促使各国“根据自

身制度的性质来站队”,强调西方民主国家必须共同塑造国际秩序,“否则,其

他国家就会按照它们的历史加以塑造”。②

与西方单边主义秩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正在崛起中的全球南方国家呼

吁多边主义秩序的构建。一方面,当今世界的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都更为分

散,散布各大洲的全球南方国家不仅灵活地参与和设置多边倡议,还选择性地

“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使其向更为分散的

国际秩序过渡;③另一方面,有的全球南方国家将其对新秩序的想象,与其各自

前现代国家时期历史经验的重新发现和确证,以及其“遭遇”现代性的本地融

合相联系。④ 2021年,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就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发布

仪式上,宣布“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家庭,同一个未来”(Vasudhaiva
 

Kutum-

bakam,
 

也译作“天下一家”)主题词。该主题词取自印度教经典《奥义书》,体

现了印度对全球秩序规则的理解。莫迪表示,印度哲学或许是“解决我们这个

时代全球冲突和困境的一种手段”。⑤ 伊朗寻求在所在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建设

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倡导“多边主义”“最大限度地协同合作”作为国际新秩

序的重要元素。⑥ 土耳其认为其需要利用其独特的历史遗产和地缘位置,利用

不断变化的全球政治和经济架构的所有可能性,使自身处于新世界秩序的重

821

《国际政治研究》
 

2023年
 

第6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G.
 

John
 

Ikenberry,
 

A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Crises
 

of
 

Global
 

Orde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277.
〔美〕罗伯特·卡根:《历史的回归与梦想的终结》,陈小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第2—3页。
〔加〕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

刘德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69页;Charalampos
 

Efstathopoulos,
 

“Southern
 

Middle
 

Powers
 

and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Options
 

for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76,
 

No.13,
 

2021,
 

pp.384-403.
相关研究参见Barry

 

Buzan
 

and
 

Amitav
 

Acharya,
 

Re-imagi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Orders
 

in
 

the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Indian,
 

Chinese,
 

and
 

Islamic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Shri

 

Narendra
 

Modi,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rime
 

Minister
 

Shri
 

Narendra
 

Modis
 

Remarks
 

at
 

the
 

Unveiling
 

of
 

Logo,
 

Theme
 

and
 

Website
 

of
 

Indias
 

G20
 

Presidency
 

via
 

Video
 

Conferencing,”
 

Prime
 

Ministers
 

Office
 

India,
 

Nov
 

8,
 

2022.
  

伊朗总统莱西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地点:北京大学,2023年2月15日。



要位置。① 该国在外交层面复活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提出了带有“新

泛突厥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色彩的国际秩序构想。

由此可见,虽然全球南方浮现是阶段性的还是长期现象有待观察,但全球

南方发展与演进的前景分析同样离不开对“变动性”的观照。内部差异带来的

全球南方浮现的动态性,外部环境影响的全球南方浮现的持续性,以及国际秩

序多极化与全球南方的多元性,体现着全球南方的“内外互动之变”。值得注

意的是,全球南方国家正在以反映其关切的方式改革全球治理的国际体系,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秩序想象,而多元主义秩序的背后仍难掩全球南方本身的

差异与复杂性。

结  语

本文从对全球南方浮现的国际关系新现象的观察入手,以全球南方的“变

动性”为线索,梳理了全球南方的“身份之变”“范围和构成之变”与“内外互动

之变”,在源流辨析中展现全球南方浮现的来龙去脉。全球南方的概念虽由来

已久,但百年变局为其赋予了新的意义。如今的全球南方已成为国际力量平

衡和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重要影响者,越来越深度地融入了全球化进程,在现

代化发展过程中从边缘进入到半边缘甚至中心位置,并有着更为广泛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目标的多元化秩序追求。在旧秩序遭遇冲击而新秩序尚未建立之

际,全球南方的浮现正为百年变局的展开带来结构性的变化。

在对浮现中的全球南方进行整体与局部、共性与个性相交织的观察,对变

动中的全球南方进行“身份之变”“范围和构成之变”与“内外互动之变”维度的

考察后,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全球南方各国自身所具有的比较优

势、发展态势与战略选择,虽然不能完全决定国际关系战略格局的走向,但是

其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影响愈加明显。西方大国通过争取、拉拢和分化全球南

方从而将世界阵营化的思维实属战略误判。它们已无法像数百年之前那样任

意殖民其他国家,无法再像维也纳会议、凡尔赛会议或布雷顿森林会议时那样

形成排他性的俱乐部独享全球权力。换句话说,西方大国仅仅按照自身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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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意志而非客观事实来经营全球南方已不再具有可能性。

第二,全球南方的浮现改变了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使大国兴衰的历史条

件超越了西方世界的历史框架,从而变得真正地全球化。它指向了国际秩序

权力分散的多中心结构的形成,且远远超过了“极”的范畴。全球南方国家对

世界秩序的未来提出自己的思考,来自全球南方的历史经验和秩序构想,推动

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机构和指导政策制定者的原则的重新校准,以适应

日益多样性的话语和权力。

第三,与欧洲国家历史经验不同,全球南方国家的成长在突破“威斯特伐

利亚束身衣”(Westphalian
 

straightjacket)①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作为理论上

的威斯特伐利亚式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却与所在区域都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和

文化认同,能够超越欧洲国家所付出的几个世纪的战争包括世界大战的代价,

提前进入共同体建设,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准备条件。

对中国而言,作为一个从东方文明古国演变而来的现代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与其

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享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是理论上和实质

上的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

的一员,我们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② 近年来,中国相继提

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在学术研究方面,中国也应该是国际学术界全球南方研究的重镇,并且

可以通过全球南方研究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经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

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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